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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宝森创立的杨派艺术，是京剧老生行当中颇有影响的
一个流派。 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它的唱腔艺术上，至今，杨派
的传人和私淑者在京剧界和票界较其它老生流派为多。 产生
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：杨派唱腔大方工整、纯正、通大路，
虽然杨宝森本人嗓音天赋条件较差， 但是他的发声比较科
学，位置正确，比较自如、松弛。

杨派是在余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 杨宝森的嗓音条件与
余叔岩不同，余高、中、低音全好，能够完成各种音区的旋律。
而杨宝森的高音较差，中、低音好。 他扬长避短，在继承余派
唱腔的基础上，创造出适应自己嗓音条件的杨派唱腔。 他充
分发挥“中音”好的优势，开拓了艺术创造的新天地。 避免旋
律在高音区做过多的时间停留， 以免产生声嘶力竭的现象。
因此，创作唱腔以中音区为轴心，再向两端适当延伸（高音较
少，低音较多）。 例如，在《击鼓骂曹》一戏中，将祢衡的一段西
皮唱腔中的[西皮导板]和[西皮原板]在高音区的旋律移至中
音区。 余派的“谗臣当道”后三个字在高音区的“5”和“6”回
旋，“谋汉朝”的“朝”字落在高音的“5”上。 而杨宝森则将唱腔
移至中音区的“1”、“2”、“3”处进行上下环绕，虽然旋律移低，
但是，仍将祢衡的愤恨之情抒发出来了。 接下来的“楚汉相
争”也都是运用了降低三、四、五度，旋律在中音区进行。 在
《武家坡》、《珠帘寨》、《探母》 中， 都可以看到这种独特的旋
法。

杨宝森唱腔虽然多在中、低音区进行，但是，为了抒发人
物高亢激昂的情绪，仍然使用高音区的旋律，如《文昭关》伍
子胥的[二黄慢板]中的“一轮明月”的“轮”和“明”两字，均使
用高音“5”，声音既宽又厚，满宫满调，情绪十分饱满。 再如，
此剧中[二黄原板]中的“爹”、“鸡鸣”、“五更天”的“更天”等
字，均在高音区进行，揭示了伍子胥悲愤的情绪，已激化到无
法抑制的程度。

杨宝森先生在其堂兄杨宝忠先生精湛琴艺的辅佐下，使
杨派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 在唱腔的旋法、结构、节奏、力
度和速度等方面，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。 使唱腔清刚劲健，由
严整趋向简率，由精工趋向放逸，达到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。
在演唱中，他十分强调唱腔的节奏、力度和速度的重要作用。
例如，他在《洪羊洞》一戏，饰演杨延昭时唱的一段[二黄快三

眼]唱腔，这段“自那日朝罢归身染重病”，不同于《二堂舍子》
中刘彦昌的“昔日里有一个孤竹君”的[二黄快三眼]，它是[二
黄慢板]的句式结构和旋法，因此，演唱和演奏都增加了难度。
这段单起的[二黄快三眼]过门是由十六分音符组成的，杨宝
忠先生的胡琴拉起来字清弓快，十分顺畅，疾徐有致，字字珠
玑。杨宝森先生演唱得快中见稳，稳而不赘。“自那日朝罢归”
六个字，字头紧而不僵，松而不懈。 加强韵母中韵头的弹性、
力度或音长。“归”字加强的力度、喷口的弹性适度，使声音十
分纯净。 在“梦见了年迈爹尊”演唱时，杨先生保持感情的完
整、蕴藉、深透，前五个字一口气唱下来，做到连感情、连语
气，使声态流畅、婉转。“有谁知焦克明他私自后跟”和“千岁
爷”等处，在旋律上形成了断音、重音的顿挫腔，刻画出人物
的心情动态。 杨先生在顿挫的地方，巧妙地运用了“歇气”、
“偷气”、“收气”。 为了避免呆板，小顿后衬一很轻的装饰音，
以见顿挫之意趣。 他在《大保国》中杨波的一段[二黄快三眼]
的演唱中唱得很有特色，与众不同。 比如四个“只杀得”后面
的唱句，若按[三眼]正格习惯，应从“头眼”起唱，而这里均从
板上接唱，显得十分新颖、动人，一气呵成，将杨波与李艳妃
争论的戏剧场面推向高潮，使整个唱段干净利落，产生感人
至深的艺术效果。

杨宝森在擞音处理上，技巧非常高。 擞是在唱剧中字音
吐准之后，行腔间产生的大小波动音。 就擞音的性质来说，是
属于硬擞或称干擞。 但他的硬擞音比一般的优美动听。 因为
他的气息弹性很强，系比较典型的柔中见刚，貌似连绵而拱
来有力。 在演唱中使用柔法，就能使一个单纯的音，出现圆转
摇曳细腻的小腔，增加了唱腔的韵味色彩。 他的用气方法保
留发余的上拔，但不完全一样，在沉稳方面与马（连良）近似，
但杨又多一种“下压上升”的办法。 即想把声音升高时，反而
用力把气往下沉。犹如皮球激水，越往下压则水激得越高。因
此，杨在演唱高音前，似乎上不去，但是在实际演唱中，用气
向上一拱就达到了相应的高度。 杨就是使用这种运气方法，
使杨派唱腔不乏高腔旋律。
《文昭关》、《李陵碑》、《调寇》等戏中，都充分发挥杨派唱

腔艺术的这一风格，成为杨派唱腔的传世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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